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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当年公派来美 

燕南 2024.3.25 

我是 47 岁那年（1988 年）来美的，属公派。公派在我们单位（厦门大学外文系）机会很多，

因为厦大是部属单位。比我早到厦大的老师绝大部分都已经出过国了，有的还出过不止一次。

轮到我时，我下面还有比我更迟到厦大的，或比我资历(我 63 年本科，80 年研究生)低的。

但他们也很快随后出去了。出国去哪里也有讲究的。有的只到非洲援外。到美国的其实也分

三六九等。如我们党书记(跟我同为 63 本科)去的就是普林斯頓大學 (Princeton University)。

我们出来的都叫访问学者（visiting scholar）。有副教授头衔的叫高级访问学者。时间大都是

一年，但待遇有别。有的学校校方给的多些，有的还是教育部出钱。我来的是威拉姆特大学

（Willamette University），十个月，每月津贴（stipend）230 美元。我当时在厦大的工资不

到 100 人民币，所以 230 美元算是不错了。同时，出国期间，国内工资是照发的。 

 

但 230 美元在美国是很低的，顶多算是周薪。所以，签证官起初不同意签。由于我的签证是

J1（访问学者）,有回国二年的要求（即不可能留在美国），所以一般是会通过的。签证官说

明理由（资助不够），但没有拒签。当时，威拉姆特大学的校长助理（名叫 Yokem）正好在

厦大。我人在广州，就让我的妻子去找他。Yokem 先生给签证官写了一个字条，说我们在

学校食宿免费，等等。所以，我拿到签证了。我们在广州住高教部的“出国人员培训中心”。

就是在那里办护照、办签注，学习有关出国注意事项。（记得其中一条是，过海关填表问是

否党员，统统答“否”。倒没有出门必须三人同行的规定。）日程十分轻松，我还特地去深圳

玩了一趟。当时去深圳，是必须有“边防证”的。妻子从厦大派出所给我开了“边防证”。

但进深圳时是我的朋友老张开车，他当时调到漳州侨联派驻深圳的侨社。管边防的人都认识

他，所以我出入没人过问。到深圳看到那些大商场倒是开了眼界，因为深圳比厦门是豪华很

多。我看到没有见过的大屏幕电视，和一双上百的运动鞋。 

 

去广州之前，我已经通过厦大的层层审批，从系（党总支和系主任）到校（外事办、组织部、

教务处和校长办公室），再到福建省教委。下面是当时给我开绿灯的各级领导（职务保存，

名字略过）的批示，在此深深谢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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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还有个小插曲。我们送报国家教委的文件送去很久了都没回音。还好，跟我同行的伙伴

有个同学在教委，就由他联系，把送件再送出去，直接寄交他的同学。这回批件来了（见第

二页）。隔几天，却收到教委早先发来而我们没有收到的批档。该批档原来是不批的，说美

方资助金额太少。这时我们连机票都定了，走定了。 

 

在当年，出一档国是大事。手续很多很复杂很麻烦。我能出去，是因为排资论辈是轮到我了，

是待遇，也是福分。感谢当年给我放行的领导们。我是感恩的。由于我教英语，校内校外都

有很多学生。他们都给了我很大帮助。体检时，说是我有什么问题（其实我身体很好）。托

了在医院里的学生，给放行了。从厦门到上海时，我的行李超重。我的“英语特区班”的学

生出面，也顺利通过了。出了上海机场，也是我的学生帮我拖行李，送我到旅社的。 

 

来美国之前的确困难很多。就有朋友写信给妻子，问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。他们三十六年前

的这份心意，我们一直记住心里。下面的扫描件就是明证。真感谢你们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